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节选） 

小铁匠在铁砧子旁边以他一贯的姿势立着，双手拄着锤柄，

头歪着，眼睛瞪着，像一只深思熟虑的小公鸡。 

  老铁匠从炉子里把一支烧熟的大钢钻夹了出来，黑孩把另一

支坏钻子捅到大钢钻腾出的位置上。烧透的钢钻白里透着绿。老

铁匠把大钢钻放到铁砧上，用小叫锤敲敲砧子边，小铁匠懒洋洋

地抄起大锤，像抡麻杆一样抡起来，大锤轻飘飘地落在钢钻子上，

钢花立刻光彩夺目地向四面八方飞溅。钢花碰到石壁上，破碎成

更多的小钢花落地，钢花碰到黑孩微微凸起的肚皮，软绵绵地弹

回去，在空中画出一个个漂亮的半圆弧，坠落下去。钢花与黑孩

肚皮相撞以及反弹后在空中飞行时，空气摩擦发热发声。打过第

一锤，小铁匠如同梦中猛醒一般绷紧肌肉，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姑娘看到石壁上一个怪影在跳跃，耳边响彻“咣咣咣咣”的钢铁

声。小铁匠塑铁成形的技术已经十分高超，老铁匠右手的小叫锤

只剩下干敲砧子边的份儿。至于该打钢钻的什么地方，小铁匠是

一目了然。老铁匠翻动钢钻，眼睛和意念刚刚到了钢钻的某个需

要锻打的部位，小铁匠的重锤就敲上去了，甚至比他想的还要快。 

  姑娘目瞪口呆地欣赏着小铁匠的好手段，同时也忘不了看着

黑孩和老铁匠。打得最精彩的时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时候（他连

眼睛都闭上了，呼吸和风箱同步），也是老铁匠最悲哀的时候，仿

佛小铁匠不是打钢钻而是打他的尊严。 

  钢钻锻打成形，老铁匠背过身去淬火，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小

铁匠一眼，两个嘴角轻蔑地往下撇了撇。小铁匠直勾勾地看着师

傅的动作。姑娘看到老铁匠伸出手试试桶里的水，把钻子举起来

看了看，然后身体弯着像对虾，眼瞅着桶里的水，把钻子尖儿轻

轻地、试试探探地触及水面，桶里水“咝咝”地响着，一股很细

的蒸气窜上来，笼罩住老铁匠的红鼻子。一会儿，老铁匠把钢钻

提起来举到眼前，像穿针引线一样瞄着钻子尖，好像那上边有美

妙的画图，老头脸上神采飞扬，每条皱纹里都溢出欣悦。他好像

得出一个满意答案似地点点头，把钻子全淹到水里，蒸气轰然上

升，桥洞里形成一个小小的蘑菇烟云。汽灯光变得红殷殷的，一

切全都朦胧晃动。雾气散尽，桥洞里恢复平静，依然是黑孩梦幻

般拉风箱，依然是小铁匠公鸡般冥思苦想，依然是老铁匠如枣者

脸如漆者眼如屎克螂者臂上疤痕。 

  老铁匠又提出一支烧熟的钢钻，下面是重复刚才的一切，一

直到老铁匠要淬火时，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老铁匠伸手试水

温。加凉水。满意神色。正当老铁匠要为手中的钻子淬火时，小

铁匠耸身一跳到了桶边，非常迅速地把右手伸进了水桶。老铁匠

连想都没想，就把钢钻戳到小伙子的右小臂上。一股烧焦皮肉的

腥臭味儿从桥洞里飞出来，钻进姑娘的鼻孔。 

  小铁匠“嗷”地号叫一声，他直起腰，对着老铁匠恶狠狠地

笑着，大声喊：“师傅，三年啦！” 

头歪着，因为一只眼睛

是失明的。深思熟虑，

为下面的情节作暗示。 

 

小铁匠的第一锤，似乎

还没有醒过神来。与下

面的描写作对比。 

 

劳动之美。这在 50～70

年代的作品中不少见，

但在 80 年代以后却非

常罕见。 

 

 

 

 

 

老铁匠感到了徒弟的威

胁。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是传统的手工艺人的命

运。因此，老铁匠留了

一手，把关键的淬火水

温的掌握秘不示人。意

味深长，此之谓也。 

 

 

 

 

臂上伤疤，看似随笔（前

文已经有过更形象的描

写），却照应下面老铁匠

用高温的钢钻烫伤“偷

艺”的徒弟的手臂。行

规或陋习也是代代相

传。 

 

 



 

  老铁匠把钢钻扔在桶里，桶里翻滚着热浪头，蒸气又一次弥

漫桥洞。姑娘看不清他们的脸子，只听到老铁匠在雾中说：“记住

吧！” 

  没等烟雾散尽她就跑了，她使劲捂住嘴，有一股苦涩的味儿

在她胃里翻腾着。坐在石堆前，旁边一个姑娘调皮地问她：“菊子，

这一大会儿才回来，是跟着大青年钻黄麻地了吗？”她没有回腔，

听凭着那个姑娘奚落。她用两个手指捏着喉咙，极力不让自己发

出声音。 

  „„„„ 

  „„黑孩提着一只空水桶，沿着河堤往上爬。收工后，小铁

匠伸着懒腰说：“饿死啦。黑孩，提上桶，去北边扒点地瓜，拔几

个萝卜来，我们开夜餐。” 

  黑孩睡眼迷蒙地看看老铁匠。老铁匠坐在草铺上，像只羽毛

凌乱的败阵公鸡。 

  “瞅什么？狗小子，老子让你去你尽管去。”小铁匠腰挺得笔

直，脖子一抻一抻地说。他用眼扫了一下瘫坐在铺上的师傅。胳

膊上的烫伤很痛，但手上愉快的感觉完全压倒了臂上的伤痛，那

个温度可是绝对的舒适绝对的妙。 

  黑孩拎起一只空水桶，踢踢踏踏往外走。走出桥洞，仿佛“忽

通”一声掉下了井，四周黑得使他的眼睛里不时迸出闪电一样的

虚光，他胆怯地蹲下去，闭了一会眼睛，当他睁开眼睛时，天色

变淡了，天空中的星光暖暖地照着他，也照着瓦灰色的大地„„ 

  河堤上的紫穗槐枝条交叉伸展着，他用一只手分拨着枝条，

仄着肩膀往上走。他的手捋着湿漉漉的枝条和枝条顶端一串串结

实饱满的树籽，微带苦涩的槐枝味儿直往他面上扑。他的脚忽然

碰到一个软绵绵热乎乎的东西，脚下响起一声“唧喳”，没及他想

起这是只花脸鹌，这只花脸鹌就懵头转向地飞起来，像一块黑石

头一样落到堤外的黄麻地里。他惋惜地用脚去摸花脸鹌适才趴窝

的地方，那儿很干燥，有一簇干草，草上还留着鸟儿的体温。站

在河堤上，他听到姑娘和小石匠喊他。他拍了一下铁桶，姑娘和

小石匠不叫了。这时他听到了前边的河水明亮地向前流动着，村

子里不知哪棵树上有只猫头鹰凄厉地叫了一声。后娘一怕天打雷，

二怕猫头鹰叫。他希望天天打雷，夜夜有猫头鹰在后娘窗前啼叫。

槐枝上的露水把他的胳膊濡湿了，他在裤头上擦擦胳膊。穿过河

堤上的路走下堤去。这时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看东西非常清楚，

连咖啡色的泥土和紫色的地瓜叶儿的细微色调差异也能分辨。他

在地里蹲下，用手扒开瓜垅儿，把地瓜撕下来，“叮叮当当”地扔

到桶里。扒了一会儿，他的手指上有什么东西掉下，打得地瓜叶

儿哆嗦着响了一声。他用右手摸摸左手，才知道那个被打碎的指

甲盖儿整个儿脱落了。水桶已经很重，他提着水桶往北走。在萝

卜地里，他一个挨一个地拔了六个萝卜，把缨儿拧掉扔在地上，

萝卜装进水桶„„ 

  “你把黑孩弄到哪儿去了？”小石匠焦急地问小铁匠。 

  “你急什么？又不是你儿子！”小铁匠说。 

 

 

 

 

善良的菊子姑娘到铁匠

炉棚来，是来看望她挂

念的黑孩。被怪味熏走。 

 

 

 

 

 

与小铁匠像个深思熟虑

的小公鸡相对应。 

自觉学得了淬火技艺，

可以不用靠师傅指点而

独立工作了，心态也傲

然了。 

 

 

 

 

 

 

 

 

 

 

菊子和小石匠相爱，引

起小铁匠的嫉恨。 

儿童心态，天真可掬。 

 

 

 

 

 

手指甲盖掉了，却若无

其事，没有多余的描写。

耐受力之强，作品中有

多处描写。 

 

同样是回答质疑，口吻

不同，情感两样。 



 

  “黑孩呢？”姑娘两只眼盯着小铁匠一只眼问。 

  “等等，他扒地瓜去了。你别走，等着吃烤地瓜。”小铁匠温

和地说。 

  “你让他去偷？” 

  “什么叫偷？只要不拿回家去就不算偷！”小铁匠理直气壮地

说。 

  “你怎么不去扒？” 

  “我是他师傅。” 

  “狗屁！” 

  “狗屁就狗屁吧！”小铁匠眼睛一亮，对着桥洞外骂道：“黑

孩，你他妈的去哪里扒地瓜？是不是到了阿尔巴尼亚？” 

  黑孩歪着肩膀，双手提着桶鼻子，趔趔趄趄地走进桥洞，他

浑身沾满了泥土，像在地里打过滚一样。 

  “哟，我的儿，真够下狠的了，让你去扒几个，你扒来一桶！”

小铁匠高声地埋怨着黑孩，说，“去，把萝卜拿到池子里洗洗泥。” 

  “算了，你别指使他了。”姑娘说，“你拉火烤地瓜，我去洗

萝卜。” 

  小铁匠把地瓜转着圈子垒在炉火旁，轻松地拉着火。菊子把

萝卜提回来，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一个小萝卜滚下来，沾了一

身铁屑停在小石匠脚前，他弯腰把它捡起来。 

  “拿来，我再去洗洗。” 

  “算了，光那五个大萝卜就尽够吃了。”小石匠说着，顺手把

那个小萝卜放在铁砧子上。 

  黑孩走到风箱前，从小铁匠手里把风箱拉杆接过来。小铁匠

看了姑娘一眼，对黑孩说：“让你歇歇哩，狗日的。闲着手痒痒？

好吧，给你，这可不怨我，慢着点拉，越慢越好，要不就烤糊了。” 

  小石匠和菊子并肩坐在桥洞的西边石壁前。小铁匠坐在黑孩

后边。老铁匠面南坐在北边铺上，烟锅里的烟早烧透了，但他还

是双手捧烟袋，双肘支在膝盖上。 

  夜已经很深了，黑孩温柔地拉着风箱，风箱吹出的风犹如婴

孩的鼾声。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

颜色，不但可闻，而且可见。河滩上影影绰绰，如有小兽在追逐，

尖细的趾爪踩在细沙上，声音细微如同毳毛纤毫毕现，有一根根

又细又长的银丝儿，刺透河的明亮音乐穿过来。闸北边的黄麻地

里，“泼刺刺”一声响，麻杆儿碰撞着，摇晃着，好久才平静。全

工地上只剩下这盏汽灯了，开初在那两盏汽灯周围寻找过光明的

飞虫们，经过短暂的迷惘之后，一齐麇集到铁匠炉边来，为了追

求光明，把汽灯的玻璃罩子撞得“哗哗啪啪”响。小石匠走到汽

灯前，捏着汽杆，“噗唧噗唧”打气。汽灯玻璃罩破了一个洞，一

只蝼蛄猛地撞进去，炽亮的石棉纱罩撞掉了，桥洞里一团黑暗。

待了一会儿，才能彼此看清嘴脸。黑孩的风箱把炉火吹得如几片

柔软的红绸布在抖动，桥洞里充溢着地瓜熟了的香味。小铁匠用

铁钳把地瓜挨个翻动一遍。香味越来越浓，终于，他们手持地瓜

红萝卜吃起来。扒掉皮的地瓜白气袅袅，他们一口凉，一口热，

 

 

 

 

 

 

 

 

 

 

 

不堪重负，满身泥土。 

 

 

 

菊子怜悯黑孩，替他干

活。 

 

一个小萝卜，不堪一吃，

看似闲笔，却大有用意。 

 

 

 

 

 

 

 

 

莫言笔下的许多人物都

有超越常人的感觉能

力，黑孩就是一个。他

一边拉风箱，一边让感

觉神游，超听觉，超视

觉。 

 

 

 

 

 

 

 

 

 



 

急一口，慢一口，咯咯吱吱，唏唏溜溜，鼻尖上吃出汗珠。小铁

匠比别人多吃了一个萝卜两个地瓜。老铁匠一点也没吃，坐在那

儿如同石雕。 

  “黑孩，回家吗？”姑娘问。 

  黑孩伸出舌头，舔掉唇上残留的地瓜渣儿，他的小肚子鼓鼓

的。 

  “你后娘能给你留门吗？”小石匠说，“钻麦秸窝儿吗？” 

  黑孩咳嗽了一声，把一块地瓜皮扔到炉火里，拉了几下风箱，

地瓜皮卷曲，燃烧，桥洞里一股焦糊味。 

  “烧什么你？小杂种，”小铁匠说，“别回家，我收你当个干

儿吧，又是干儿又是徒弟，跟着我闯荡江湖，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小铁匠一语未了，桥洞里响起凄凉亢奋的歌唱声。小石匠浑

身立时爆起一层幸福的鸡皮疙瘩，这歌词或是戏文他那天听过一

个开头。 

 

  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

风餐露宿，受尽了世上千般苦—— 

  老头子把脊梁靠在闸板上，从板缝里吹进来的黄麻地里的风

掠过他的头顶，他头顶上几根花白的毛发随着炉里跳动不止的煤

火轻轻颤动。他的脸无限感慨，腮上很细的两根咬肌像两条蚯蚓

一样蠕动着，双眼恰似两粒燃烧的炭火。 

……你全不念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作粪土。

奴为你夏夜打扇，冬夜暖足，怀中的香瓜，腹中的火炉……你骏

马高官，良田万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我我我我是苦命的奴

呀…… 

 

  姑娘的心高高悬着，嘴巴半张开，睫毛也不眨动一下地瞅着

老铁匠微微仰起的表情无限丰富的脸和他细长的脖颈上那个像水

银珠一样灵活地上下移动着的喉结。凄婉哀怨的旋律如同秋雨抽

打着她心中的田地，她正要哭出来时，那旋律又变得昂扬壮丽浩

渺无边，她的心像风中的柳条一样飘荡着，同时，有一种麻酥酥

的感觉从脊椎里直冲到头顶，于是她的身体非常自然地歪在小石

匠肩上，双手把玩着小石匠那只厚茧重重的大手，眼里泪光点点，

身心沉浸在老铁匠的歌里，意里。老铁匠的瘦脸上焕发出夺目的

光彩，她仿佛从那儿发现了自己像歌声一样的未来„„ 

  小石匠怜爱地用胳膊揽住姑娘，那只大手又轻轻地按在姑娘

硬梆梆的乳房上。小铁匠坐在黑孩背后，但很快他就坐不住了，

他听到老铁匠像头老驴一样叫着，声音刺耳，难听。一会儿，他

连驴叫声也听不到了。他半蹲起来，歪着头，左眼几乎竖了起来，

目光像一只爪子，在姑娘的脸上撕着，抓着。小石匠温存地把手

按到姑娘胸脯上时，小铁匠的肚子里燃起了火，火苗子直冲到喉

咙，又从鼻孔里、嘴巴里喷出来。他感到自己蹲在一根压缩的弹

簧上，稍一松神就会被弹射到空中，与滞洪闸半米厚的钢筋混凝

土桥面相撞，他忍着，咬着牙。 

 

老铁匠失去了看家的绝

招，非常失落。 

 

 

 

黑孩始终一言不发，是

否真哑，不得而知，却

表现出他对此岸世界的

某种拒绝。 

 

表达质朴爱情的戏文，

让沉浸在与菊子的爱情

中的小石匠感动。 

 

 

 

 

 

 

 

 

 

 

 

 

歌唱者和旁听者的不同

心态。老铁匠满腹悲凉，

要告别工地，为徒弟让

位子，如天鹅绝唱。菊

子为爱情而陶醉。下面

还写了在场的小石匠、

小铁匠和黑孩的感觉，

也是各有不同。 

 

 

 

 

 

 

 

 

 

 



 

黑孩双手扶着风箱杆儿，炉中的火已经很弱了，一绺蓝色火苗

和一绺黄色火苗在煤结上跳跃着，有时，火苗儿被气流托起来，

离开炉面很高，在空中浮动着，人影一晃动，两个火苗又落下去。

孩子目中无人，他试图用一只眼睛盯住一个火苗，让一只眼黄一

只眼蓝，可总也办不到，他没法把双眼视线分开。于是他懊丧地

从火上把目光移开，左右巡睃着，忽然定在了炉前的铁砧上。铁

砧踞伏着，像只巨兽。他的嘴第一次大张着，发出一声感叹（感

叹声淹没在老铁匠高亢的歌声里）。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这时

更变得如同电光源。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

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

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

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

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

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

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老铁

匠的歌唱被推出去很远很远，像一个小蝇子的嗡嗡声。他像个影

子一样飘过风箱，站在铁砧前，伸出了沾满泥土煤屑、挨过砸伤

烫伤的小手，小手抖抖索索„„ 

当黑孩的手就要捉住小萝卜时，小铁匠猛地窜起来，他踢翻了

一个水桶，水汩汩地流着，渍湿了老铁匠的草铺。他一把将那个

萝卜抢过来，那只独眼充着血：“狗日的！公狗！母狗！你也配吃

萝卜？老子肚里着火，嗓里冒烟，正要它解渴！”小铁匠张开牙齿

焦黑的大嘴就要啃那个萝卜。黑孩以少有的敏捷跳起来，两只细

胳膊插进小铁匠的臂弯里，身体悬空一挂，又嘟噜滑下来，萝卜

落到了地上。小铁匠对准黑孩的屁股踢了一脚，黑孩一头扎到姑

娘怀里，小石匠大手一翻，稳稳地托住了他。 

 

 

 

神来之笔。一个人们不

屑于一吃的小萝卜，成

人视若无睹，在黑孩的

眼中和心中，却充满了

奇幻的光彩，玲珑剔透，

令人迷醉。 

 

 

 

 

 

 

 

 

 

小铁匠突然发作，指桑

骂槐，把萝卜扔出去，

也引发出此后的情节。

否则，黑孩把萝卜拿在

手中，幻象是否会破

灭？接下来的故事就很

难发展了。 

 

 

 

编选者推荐：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写实与奇幻并存，痛苦与向往同在，神奇的想象和

感觉能力，托住了童心，超越了沉重的现实，在命意和写法上都非同凡响。这里选出的片断，

是作品的华彩乐章，诸多人物尽数登场，各显性格，黑孩眼中的红萝卜，神奇迷人。 

 

作者自白： 

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血泪斑

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

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

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

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

气息也就够了。 

„„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

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

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觉得这个场面特别美，很像一段电影。那种色彩、那种神秘的情调，

使我感到很振奋。其他的人物、情节都是由此生酵出来的。当然，这是调动了我的生活积累，



 

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想象来补足。 

——徐怀中、莫言等：《有追求才有特色—— 

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国作家》1985/2 

 

经典评论： 

李本深：莫言的这篇作品，是凝聚着作者的追求的，一种风格上的追求，美学上的追求。

这篇东西，初看一遍，的确感到有些朦胧，好像眼前罩着一层雾。作者究竟要表现一种什么

东西，究竟要告诉读者一种什么东西，一下子很难想清。但它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

把这些印象清理了一下，与其说是几个人物的个性和形象，还不如说是感觉到一种很浓的气

氛，一种很有色彩的调子。我总感觉到这个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荒凉感，一种心灵上

的荒凉感。作品中所描写的野性的情爱、传统的重荷，以及人们在穷困的、重压下的、简单

的追求，全都笼罩在一种淡淡的哀愁之中。作品中描写的那个地方，空气好像不大流通。萝

卜地、地瓜地、黄麻地、铁匠铺、桥洞、河水；石匠、铁匠、姑娘、孩子，就呼吸着不大流

通的空气，在这种色彩斑驳的环境中生活着。 

徐怀中：莫言是从他熟悉农村生活这一后盾为基础的，兴之所至，是跟随着他对农村那

种熟悉的程度。像小说中关于铁匠炉、关于打铁的描写，我觉得写得相当好。他把中国人的

那种民族传统的意念，以及那种手艺人的观念写得很精彩。小铁匠为了学到师傅淬火的技术，

硬把手伸到水桶里去试水温，师傅就把烧红的钢钻子戳到他胳膊上，他被烫伤了，但偷到了

技术，还是很高兴。这一笔写得很真„„写小石匠和姑娘的情感，也很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

青年男女的爱情。他们既有受封建意识束缚的一面，又有自由的一面。作者把在极端贫困生

活下的农民的心理变化，很准确地写了出来。尽管他在写作时把那种从政治意念出发的东西

扫荡得干干净净，但因为忠实于生活，恰恰从整体上把当时农村那种氛围很真实地再现了出

来。我觉得，这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作者把政治背景淡化了，但极

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可以从作品的气氛中感觉到的。当时的普通农民的郁闷

心情，苦中作乐，坚韧忍耐，都从人物的活动中表现了出来。尽管作者在写的时候，有意识

地排除了政治意念，但是我觉得又恰恰达到了另一种境界。 

——徐怀中、莫言等：《有追求才有特色—— 

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国作家》1985/2 


